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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玉 （湖北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北宋院体花鸟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其成就不仅在于技法精湛，更重要的是融合了儒学

“格物”的哲学思想与宫廷—文人双重审美体系，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典范。本文从艺术史的脉络入手，

旨在系统梳理其“格物致知”的写实精神、“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以及宫廷与文人意趣的融合特征，

以揭示其成为后世典范的内在逻辑，并为当代创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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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宋时期花鸟画创作所处的时代是美术史发

展进程里相当关键的一个阶段 ：一方面，宫廷画

家继承了五代“黄家富贵”那种工致的绘画意境；

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延续了“徐家野逸”这般

疏放简淡的绘画风格。在对北宋花鸟画进行梳理

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其风格演变清晰可辨 ：北

宋初期以“黄家富贵”风格为基调，到了中期，

著名画家崔白融合了徐家的野逸风格，而后期宋

徽宗则把写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宋院体花鸟画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后世

艺术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其技法成熟精湛，工

笔细腻入微，赋色典雅秀丽，堪称北宋时期花鸟

画的美学典范，像赵佶的《瑞鹤图》《芙蓉锦鸡

图》，以及宋人小品《出水芙蓉》等作品，均是

契合北宋院体花鸟画主流风格的佳作。北宋时期

的院体花鸟画，在题材选择方面呈现出较为丰富

的特点，其题材范围广泛，涉及宫廷生活、自然

景色及民俗风情等诸多方面，这些花鸟画既有写

实的绘画技法，而且又兼具富有诗意的美学范式。

这一时期的花鸟画作品数量众多，与之相关的学

理内容也相对完善，宫廷画院促使“格物致知”

的审美观念得以推行，同时着重指出进行绘画创

作时需要仔细观察自然，借助眼睛去识别并用心

去记忆，这种创作方式在《宣和画谱》中得到了精

辟的总结与印证。

二、“格物致知”之写实精神
儒家美学向来重视人与社会在情理方面达到

统一，始终坚守着“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教

育功能的立场。“格”所剖析和研究的乃是北宋

花鸟画的精神内涵 ；“物”在这里指的是“事物”，

也就是北宋花鸟画的研习对象 ；“致知”意味着获

取相关理论或知识。

北宋时期，院体花鸟画家会依靠仔细观察事

物来剖析其中的道理，这无疑是一种向外求索的

创作方法，也是中国古代儒家美学的关键创作理

念，还是《礼记·大学》中儒家所倡导的“八条

目”里的前两条，由此可见其关键性，被视作个

人道德修养及画家认识世界的源点。北宋时期秉

持“格物致知”的理念，注重对自然物象进行精

微观察，并非单纯地描摹，而是借助构图折枝式

取景、设色雅致的“黄体”浓丽风格与“徐体”

清淡风格来传递季节感与生命韵律，形成“形神

兼备”的审美范式。例如在《写生珍禽图》（图 1）

中，画家黄筌以“格物”的精神描绘出鸟类、昆

虫、龟等 24 只动物，并且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

色彩为其子黄居寀精心绘制，生动地体现了北宋

院体花鸟画的“格物致知”写实观点。他以“格

北宋院体花鸟画的审美特征与文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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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知”的写实观念精心凝练塑造，使其十分传

神，并对工笔重彩花鸟产生了重大影响，堪称后

世写生的模范。

“格物致知”所蕴含的写实精神，使北宋院体

花鸟画技法体系得以形成。当时画院明确了工笔

花鸟的创作规范，像勾勒、渲染、没骨等技法都

在规范之列，使得“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

大流派可同时存在，其中前者风格工整富丽，很

适合宫廷装饰，后者风格疏放简练，对文人画具

有启发作用，拓宽了花鸟画的表现边界。

三、“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
（一）“形似” 的极致追求
“形”的精准是“形神兼备”的基础，北宋

院体画家以“格物致知”的实证精神，将对自然

物象的观察推向精微层面 [1]。关注物象解剖结构、

生长规律与情态特征，采用勾勒、渲染、填色等

技法，让笔下花鸟虫鱼实现“写物如真”。黄筌开

创的“双钩填色”法可作典范 ：细劲如丝的墨线

勾勒物象轮廓，线条随物象质感变化，禽鸟羽片

用圆润流畅线条表现，花叶脉络则以挺劲刚健笔

触彰显，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层层晕染，

画面色泽厚重而不失透亮，凸显物象体积感，保

留线条骨力。《写生珍禽图》中的 24 只禽鸟、昆

虫、龟形态各异却毫厘不爽，蝉翼透明质感、龟

甲斑驳纹理、禽鸟羽毛蓬松层次，以极细笔触与

精准设色呈现，展现对“形”的极致把控 [2]。对

“形似”的追求并非机械摹仿，而是包含对物象

“物理”的深刻理解。宋徽宗赵佶对画院画师强调

“孔雀升墩，必先举左”，写生需符合生物习性逻

辑，否则为“失理”，对“物理”的坚守，让北宋

院体花鸟画的“形似”超越单纯技术层面，成为

自然秩序的视觉诠释，为“神似”表达奠定科学

认知基础。

（二）“神似” 的意境营造
“神”的传达是“形神兼备”的灵魂，北宋院

体画家在写实的基础上，处理物象情态、环境氛

围，赋予作品超越形态的精神内涵。“神”涵盖物

象生命活力和画家寄托的人文意趣与哲学思考，

显露出从“观物”到“体道”的审美升华。

崔白的《双喜图》（图 2）堪称“以形传神”

的典范，画面中两只山鹊因风雨将至惊飞枯枝，

羽毛翻卷动态与喙爪张力精准捕捉了禽鸟警觉之

态 ；右下角野兔回首凝望，耳朵竖起、肢体紧绷，

将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刻画得入木三分 [3]。斜构

图打破对称平衡，破墨法表现枝叶萧瑟，淡彩渲

染阴沉天色，物象动态与环境烘托，营造出“山

雨欲来”的紧张氛围。观者能感知自然生物本能

反应，体会天地间生机流转韵律。“神”的传达

已从个体生命描摹上升到自然节律观照。赵佶的

《芙蓉锦鸡图》将“神似”与人文寓意结合，锦鸡

伫立枝头，冠羽高耸、眼神锐利，展现禽鸟王者

气度，借“五德”（文、武、勇、仁、信）隐喻君

图1《写生珍禽图》



59

艺术发展研究 | Advances in Art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 传统文化 

子品格 ；芙蓉花盛开饱满与蝴蝶翩跹灵动，符合

秋日生物生长情态，借“拒霜”特质暗合“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儒家伦理。严谨构图、雅

致设色保证“形似”精准，题诗“秋劲拒霜盛，

峨冠锦羽鸡”点出“神”的内核，自然物象成为

道德理想载体，实现“物之神”与“人之志”交融。

图2 《双喜图》

（三）“形神合一” 的辩证统一
北宋院体花鸟画的“形神兼备”并非“形”

与“神”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相互依存、互为

表里的辩证关系。“形”是“神”的物质依托，失

去对形态的精准把握，“神”便成无本之木 ；“神”

是“形”的精神升华，脱离对内在意蕴的挖掘，

“形”则为空洞的躯壳，这种统一在技法与理念的

双重作用下得以实现。技法层面，“勾勒填色”与

“没骨写生”的结合为“形神合一”提供保障。勾

勒确保物象轮廓准确，让“形”有依据，渲染借

色彩浓淡变化表现物象立体感与质感，增强“形”

的生动性。没骨法省略墨线，以色彩直接晕染，

更易凸显物象柔和情态与整体气韵，为“神”的

传达留有余地 [4]。

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中，山鹧俯身饮水

的动态经精准勾勒呈现，喙部微张似欲衔水，爪

尖紧扣岩石肌理分明。荆棘的苍劲与草叶的柔韧

以不同渲染技法区分，墨色浓淡随枝干转折渐变，

既保证“形”的真实，又通过物象间的呼应传递

自然生机的“神”。理念层面，理学“穷理尽性”

的 思 想 推 动“ 形 神 合 一 ” 深 化， 画 家 通 过“ 格

物”洞察物象之“理”，再以“寄情”赋予物象之

“性”，使“形”成为“理”的载体，“神”成为

“性”的显现。林椿的《果熟来禽图》中，果实饱

满下垂的形态、表皮绒毛的细微起伏，枝叶因负

重而微弯的弧度，叶脉走向清晰可辨，是对植物

生长之“理”的精准把握，小鸟啄食前的迟疑动

态，尾羽轻翘保持平衡，既符合鸟类习性，又暗

合“万物各得其性”的理学命题，使“形”的写

实与“神”的哲思浑然一体。北宋院体花鸟画的

“形神兼备”，最终将自然物象转化为承载审美理

想与文化精神的视觉符号，既确立工笔花鸟的技

法标杆，又构建“物—理—情”相贯通的艺术体

系，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写实”与“写意”平衡

的典范。

四、宫廷文化与文人意趣的融合特征
（一）题材体系的双向拓展

在题材选择上，宫廷文化与文人意趣呈现出

双向拓展的趋势。宫廷文化对题材的选择多倾向

于彰显皇权威仪、祥瑞意象、珍禽瑞兽、奇花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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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等，经程式化构图与富丽设色，成为“君权神

授”的视觉符号。黄筌父子笔下孔雀尾羽舒展如

扇、仙鹤顶红似丹，宋徽宗《瑞鹤图》（图 3）中

祥云缭绕天际、仙鹤振翅盘旋，皆属此类。题材

选择严格遵循宫廷礼仪规范，服务于政治象征体

系，文人意趣的融入使题材向日常化和生活化延

伸 [5]。

崔白的《双喜图》摒弃传统宫廷花鸟的华贵

题材，描绘了山鹊羽片微张、野兔耳尖耸动等山

野生灵，以风雨欲来的自然场景取代对称工整的

仪仗式构图，注入文人“观物寄情”的审美趣味；

赵昌的《写生蛱蝶图》聚焦田间草虫翅脉分明、

篱边花木瓣缘带露，借折枝式构图捕捉蝴蝶翩跹、

草叶摇曳的瞬间，将文人“格物观物”的细腻体

察转化为画面语言，这类题材保留院体画对物象

形态的精准刻画，融入文人对自然生机的诗意感

知，实现从“皇家祥瑞”到“天地生机”的题材

扩展。

（二）技法语言的跨界融合
宫廷绘画强调“精工细描”的技法规范，黄

筌所创“双钩填色”法以细劲如蚕丝的墨线勾勒

轮廓，再取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经研碾调合后

层层晕染，色层叠加间形成“富贵浓丽”的视觉

效果，这种技法因契合宫廷殿宇装饰的庄重需求

而成为院体标准。文人意趣的渗透促使技法语言

向“工中带写”转变，崔白在《双喜图》中突破

“双钩填色”的程式，以破墨法表现禽鸟羽片边缘

的蓬松质感，用淡彩晕染树叶翻转时的阴阳向背，

既保留院体画对羽茎叶脉的写实功底，又融入文

人水墨晕化的灵动气韵，开创“工致中见野逸”

的技法新境 [6]。宋徽宗时期，“诗书画印”一体化

的成熟进一步推动技法融合，《芙蓉锦鸡图》以工

笔重彩刻画锦鸡颈羽渐变的华贵色泽与芙蓉花瓣

边缘的细微起伏，延续宫廷绘画的精致规范 ；瘦

金书题诗“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笔锋挺劲

间将诗句的隐喻性与画面的视觉性相勾连，“宣和

殿宝”的方整钤印强化了文人“笔墨雅玩”的属

性，技法上的“工写结合”与形式上的“诗画互

文”，让宫廷的富丽与文人的雅致在毫厘之间达成

平衡。

（三）审美理念的共生互补
宫廷文化追求“典雅端丽”的审美规范，强

调 绘 画 的“ 教 化 功 能 ” 与“ 礼 仪 属 性 ”，《 宣 和

画谱》载“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

里”，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院体画对物象规范化

描绘，构建符合皇权秩序的视觉逻辑、对称构图、

正色设色等，服务于“明贵贱、辨等列”的宫廷

美学，文人意趣注入“随意赋形”的审美追求，

图3 《瑞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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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绘画从“形似”的桎梏中解放，转向“神似”

与“意境”的探索。苏轼言“论画以形似，见与

儿童邻”，针对宫廷绘画“工巧无韵”的弊端，间

接影响院体画家对“意韵”的重视。赵佶在画院

考核中以“踏花归去马蹄香”为题，要求将诗意

转化为画面意境，体现了文人“写意”理念对宫

廷创作的渗透。审美理念的融合，使得北宋院体

花鸟画保持“格物致知”的实证精神，具备“托

物言志”的抒情特质。

（四）文化功能的双重赋义
作为宫廷文化的产物，院体花鸟画承担政治

象征与礼仪装饰的功能。《瑞鹤图》中仙鹤展翅环

伺宫阙飞檐的意象，翅尖带起的气流与祥云缠绕

的弧度，为“祥瑞颂德”的政治话语服务。文人

意趣的融入，使其衍生出“澄怀观道”的精神功

能。林椿《果熟来禽图》（图 4）通过对果实表皮

绒毛的疏密、禽鸟爪趾紧扣枝桠的力度的精微刻

画传递出文人对“万物有灵”的哲思，将宫廷的

“物象再现”升华为文人的“生命体悟”。这种双

重赋义在作品传播与接受中尤为显著 ：画作悬于

宫殿梁柱间作陈设，或装帧成卷轴作外交礼品，鎏

图4  《果熟来禽图》

金边框与锦缎装裱彰显王朝的文化威仪；经文人

群体在雅集时题跋、灯下细细品鉴，进入“雅集

赏玩”的审美场域，《写生珍禽图》虽为黄筌为

其子传艺所作，其绢本上留存的墨线起收痕迹，

因契合“格物致知”的理念与文人“观物取象”

的追求，成为后世文人案头临摹研习的范本。北

宋院体花鸟画中宫廷文化与文人意趣的融合，打

破“富贵”与“野逸”的二元对立，在勾勒填色

的技法规范中注入墨色晕染的诗意灵动，在龙凤

呈祥的政治象征中寄托草木含情的人文情怀，最

终形成“雅俗共赏”的审美格局，为中国花鸟画

在工写之间、形神之际的多元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五、核心技法的传承发展及文脉影响
（一）核心技法的传承与演进

勾勒填色作为院体花鸟画的基础技法，在北

宋 得 到 系 统 完 善。 黄 筌 所 创“ 双 钩 填 色 ” 法 以

“细劲如丝”的墨线勾勒物象轮廓，线条随物象

质感差异呈刚柔变化，绘禽鸟羽片用圆润游丝描，

画花叶脉络取挺劲铁线描，石青、石绿、朱砂等

矿物颜料分层晕染，形成“色不压线、线不碍色”

的效果。

黄居寀在《山鹧棘雀图》中延续此法，墨线

虚实转折表现鸟羽叠压关系，矿物颜料厚重质感

与植物汁颜料透明感相互映衬，保留“黄家富贵”

的华贵气象，强化物象立体感，没骨写生技法在

北宋中期实现突破性发展。赵昌摒弃传统墨线勾

勒，直接以色彩晕染表现物象形态，《写生蛱蝶

图》中，蝴蝶翅膀以淡粉、浅紫分层罩染，色彩

浓淡变化凸显翅脉透明质感，草叶以花青与藤黄

调和，趁湿晕染出自然阴阳向背，开创“无骨而

骨自现”的表现范式，技法弱化宫廷绘画程式化

痕迹，更贴近自然生机灵动性，为文人写意花鸟

提供技法参照。渲染技法的精细化是北宋院体画

的重要贡献，画家通过“斡染”“点染”“罩染”

等多层工序表现物象体积。在崔白《双喜图》中，

山鹊腹部羽毛先以赭石打底，再罩染白粉，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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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墨色点染羽轴，形成蓬松柔软质感 ；背景枯枝

以淡墨多次皴擦，模拟树皮粗糙肌理，“墨色为

骨、色彩为肉”的渲染逻辑，保持工笔严谨性，

注入水墨气韵生动。

（二）对前代技法的创造性转化
北宋院体花鸟画对五代技法的传承并非简单

复 刻， 而 是 基 于 时 代 需 求 的 创 造 性 发 展。 黄 筌

“勾勒填彩”的浓丽风格，北宋画家在颜料处理上

引入“水色”与“石色”的结合，植物颜料（如

花 青、 藤 黄 ） 表 现 物 象 的 柔 和 过 渡， 矿 物 颜 料

（如石绿、朱砂）突出关键部位，画面既不失宫

廷所需的华贵感，又避免了色彩的板滞。黄居寀

《山鹧棘雀图》中，山鹧的背羽以石青铺底，靛

青逐层分染，保留矿物色的厚重，水色晕染呈现

羽毛的光泽变化。徐熙“落墨为格”的野逸风格，

北宋画家取其“墨法灵动”弃其“粗放简率”，水

墨晕染融入工笔体系。崔白在《双喜图》中运用

“破墨法”处理枝叶，在墨色未干时施以清水，任

其自然晕化，生动模拟出风雨中枝叶的湿润状态。

这种“工笔骨架、写意气韵”的创作手法，成功

打破“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的风格壁垒，

拓宽了花鸟画的表现维度。

（三）对后世及东亚艺术的文脉影响
北宋院体技法体系为后世工笔花鸟树立了范

式。 元 代 王 渊 继 承“ 双 钩 填 色 ” 转 向 水 墨， 以

“墨代色”再现院体的精细 ；明代吕纪融合黄筌浓

丽与林良写意，形成“院体浙派”的独特面貌 ；

清代恽寿平将没骨技法推向极致，以色彩直接塑

造物象，弱化线条，开创“没骨花卉”的新境界，

传承保留北宋“格物致知”的写实精神，在技法

上融入时代审美，形成脉络清晰的技法谱系。

在东亚艺术圈，北宋院体技法成为跨文化传

播的重要载体。日本江户时代“琳派”画家尾形

光琳借鉴“折枝构图”与“没骨晕染”，《红白梅

图》以朱砂点染花瓣边缘、墨色晕染花蕊周围，

表现梅花的浓淡层次，枝干的“S”形走势带着细

微顿挫，延续北宋院体的节奏美感，花瓣留白处

融入日本装饰艺术的平面化特征 ；朝鲜王朝图画

署的画家直接临摹北宋院体范本，《瑞鹤图》仿

赵佶笔法，仙鹤羽翼的勾勒填色带着毫厘不差的

严谨性，祥云环绕的祥瑞题材选择，均可见对北

宋技法与审美范式的尊崇。北宋院体花鸟画的核

心技法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格物致知”与

“形神兼备”审美理念的物质载体。对技法的精细

化追求与跨文化传播，使其超越时代界限，成为

东亚艺术共同的视觉基因，持续影响着后世绘画

的发展路径。

六、结语
北宋院体花鸟画带着“格物致知”的写实精

神、“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宫廷意趣与文人意

趣交融，站在中国花鸟画史的巅峰。其技法传承

有脉络，接五代留下的精髓，左右后世数百年发

展。这些是艺术上的瑰宝承载着古人对自然和生

命的深刻理解，深入探究其精髓能为当代工笔花

鸟画创新提供 宝 贵 的 历 史 借 鉴， 让 传 统 艺 术 在

新时代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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